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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一张山东老地图
□苗得雨

当年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张
旧年代的山东地图。一切称呼都
不是革命以来的。自然是繁体
字，从右往左念。是一本地图册
上的一页，角上附有“济南市及
商埠图”、“青岛市街图”、“烟台
形势图”和“威海卫形势图”。还
不是那常说的“九州、十府、一百
单八县”时候的。其反面的上半
页是河北省的下半部，附有“北
平城详图”、“北平市区及附近名
胜图”和“天津市区图”；下半页
是河南省的右半部，附有“开封
省会城市图”。

是父辈书堆中的？是别人送
的？全本是什么样子？都无记忆。
但与前后差不多时间弄到的《修
正课程标准适用初中本国地理
第四册》的附录“全国行政区域
一览表”内容大体相一致。次序
也是河北与河南在山东前后，而
不是今天的辽宁与江苏在山东
的前后。“济南市及商埠图”中，
今铁路局驻地是胶济路西端站，
今老站是津浦路车站；“青岛市
街图”中“中山路”叫“山东路”。
图上，我的老家一带的地名仍是
革命前的“沂水”、“莒县”、“蒙
阴”，没有“沂南”、“莒南”、“沂
源”和一度有过的“沂东”、“沂
北”、“莒沂边”、“蒙山”等称呼。
这是我见过与存有的上千上百
地图中最早的一份，在我身边已
半个多世纪。

地名不断改，形状不断变，
要及时买新地图，旧图存着，有
时有个对照作用，便于核查。比
如从潍县城内流过的是“白狼
河”，后来写成“白浪河”；“俚

岛”原为“裡岛”。一些老地名现
在不标明了，看看老地图可以
找到。胶济铁路上的原“龙山
站”即今“平陵城站”。济南是在
晋永嘉年间由东面的平陵移治
于此的。这页老地图上，有一条
济南到聊城的未成铁路；临沂
至兖州至蒙阴、新泰的分路也
都是未完成的。临沂、滋阳、益
都、蓬莱、掖县、聊城、菏泽等地
名后面都分别有用括号括起来
的名称：“沂州”、“兖州”、“青
州”、“登州”、“莱州”、“东昌”、
“曹州”等，是说这些地方曾经
那样称呼。

最近一次偶尔又看这张地
图，发现其背面河南与山东临界
一带，在沙土集那个地方，曾用
钢笔画过一个点和写了一个看
不清的时间，在定陶西也有一个
点。在单县下有一条杠，河南北
部、东部及安徽西部20余处县城
下面也都划着杠杠。在“睢县”旁
边有个能看清的时间“8 . 11”。想
起来了，这是1947年6、7、8月间，
我们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
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的时
间，我听着不断传来的胜利消
息，在上面画的。这张地图便记
载了这段历史。这可能是它珍存
至今的原因。

旧年代有人们，很重视用
背诵的办法加强记忆。是硬背。
有歌诀，有歌谣，也有谚语和歇
后语。地理方面，我小时就会背
“登、莱、青，兖、沂、曹，济南、东
昌、泰安、武定府”。后来一查，
怎么“武定府”没有了？原来上
了“九州”里去了，即“高唐州、
德州、临清州、长清州、罗安州、
栖霞州、莒州、胶州、济宁州”。

这里边的“罗安州”就是武定
府，今惠民，亦作“安乐”。清雍
正初升为直隶州，后升为府，
1913年废。唐朝时有过“密州”、
“淄州”、“郓州”、“博州”。“莱
州”是隋朝由“光州”改的。元朝
时有过“滨州”、“宁海州”、“冠
州”、“恩州”、“濮州”等。州变
府，府变州，还有曾是郡，曾是
国，一旦废时成为县，有的还达
不到县。这些老皇历，有的可查
历史，查专门辞书，仍能背诵的
多是离今不远的。还有些地名
连着叫，也有利于记忆，如：“张
店、周村”“南麻、鲁村”“淄川、
博山”“新泰、莱芜”“昌乐、潍
县”“横山、兰陵”“金乡、钓鱼
台”“高桥、沭水”“大店、十字
路”。“司马、交良”“西溜、峨庄”
等等。还有，许多地名是专用
字，记法是拆开再合并，如：
“六、兄为兖”。有一年，日本井
上靖一行来，我们在兖州接他
们上曲阜，下车一女士问兖州
为什么叫“兖”？我们回答是专
用词。她又问铁路为什么不修
在曲阜？我说：“可能是孔老夫
子的后代，怕破了风水吧！”

这张小小的老地图，是我读
地图的开始。至今读过的地图数
不清。直至促成了全省跑，全国
跑。每去一地，先在家瞅墙上挂
的地图，到了那里又一定想法弄
到一张详图。每天去过的地方，
晚上再与地图对照。出发回来，
再瞅瞅墙上地图。我屋里一直挂
着三种地图：世界的、全国的、山
东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友肖鸣
曾打趣地对伙伴们说：“你们到
济南，见谁家不挂仕女图，挂地
图，就是老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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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伦

信号山是鸟瞰青岛老市区
的最佳位置，是著名旅游景点之
一。登上信号山，不少游客会发
出这样的疑问：谁在这里建了第
一个信号台？它收发的第一组信
号又是什么？它曾经起过什么作
用？这些都要追溯到一百多年
前。

一百多年前，青岛的清朝总
兵衙门北面，坐落着一个小村
庄，叫上青岛村。村北高高矗立
的山头，群众叫它大石头山。登
上山顶，不仅胶州湾尽收眼底，
就是当年周围的山头、村落也一
览无余。这个山头没被清军重
视，侵占青岛的德国东亚巡洋舰
分舰队司令迪德里希却一眼就
看出了它的军事价值，在此建了
信号台，成为他占领青岛的指挥
中心。

1897年11月14日，是德国军
队强占青岛的日子。上午7点刚
过，德国东亚巡洋舰分舰队的
“皇帝”号、“威廉亲王”号和“柯
莫兰”号三艘军舰上的士兵就开
始从栈桥登陆青岛。司令官迪德
里希，“觉得在陡峭山上设信号
台对派遣的军队是十分重要
的”，于是他就让翻译用几个硬
币雇了几个看热闹的中国人，他
们很快就“把旗杆和信号器运到
了山顶”。8点之后不久，德军信
号官策佩林伯爵就在大石头山
顶建立了一个信号台。迪德里希
便在稍下设立了观看各营地和
军舰的指挥位置。从此，这座山
头开启了它信号收发的历史。

迪德里希的计划是，在占领
各清军兵营和弹药库并切断电
报线路后，要求清总兵章高元将
其部队撤离青岛。8点德军从栈
桥出发，分别占领和控制弹药
库、炮兵营房和其他营房等各预
定的阵地。迪德里希的副官海军
上尉封·阿蒙也带一排水兵前往
总兵衙门送信，他得到了章总兵
的迎接。8点 15分，阿蒙发信号
问，是否可以交通牒信？此时迪
德里希的信号台只收到了占领
弹药库的消息，此后陆续占领了
其他阵地。8点35分，阿蒙才接到
交信的信号。而8点45分切断电
报线路的信号报告也发到了信
号台。这就是信号山收发的第一
组信号，它是侵略的信号，也是
令清军蒙羞的信号，更是青岛沦
为殖民地的信号！

德国占领青岛后，便把大石
头山命名为迪德里希山，1898年
11月他们在山腰的岩石上用德、
中两种文字刻了迪德里希碑，作
为德军占领胶澳地区一周年的
纪念。德国人在山顶上建了一座
望海楼——— 信号台，指示引导舰
船进出港口。从此人们也就把这
座山叫做信号山，也叫挂旗山。

当年信号台除了电报联络
外，主要是通过信号旗帜向外传
递消息。望海楼高高的旗杆上挂
出各色旗帜信号，指挥船舶出入
海湾。尖向上的三角形，是指一
艘北方来的轮船到达；尖向下的
三角形，是指从南方来的轮船到
达；挂出方形标志，是一艘帆船
到达；挂出红色的狭长三角旗是
指定期邮轮到达；挂出球，是一
艘军舰到达。在这些信号下的旗
帜，是指船的国籍。直到上世纪
七十年代，信号山上时刻都会有
这些不同的信号升起，不计其数
的船舰在它的导引下驶进和驶
出青岛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船舶
进出港再也不用旗帜信号指挥
了。忙碌了七八十年的望海楼完
成了历史使命。1984年信号山被
辟建为公园，山顶三座蘑菇楼替
代了德国当局建的专为升挂信
号的小石楼。顶上那座最大的，
是旋转观景楼。

德国人建的信号山望海楼。

德占时的大石头山下的上青岛村。

信号山观景楼看栈桥。


